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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 宓 的 一 条 座 右 铭

史镜史镜

岂能“以人之小恶，亡人之大美”

□ 游宇明

抗战期间，吴宓应邀到乐山武汉

大 学 讲 学 ， 引 起 轰 动 。 吴 宓 是 国 民

政 府 教 育 部 部 聘 教 授 ， 这 种 教 授 名

额 很 少 ， 乐 山 工 商 界 的 陕 西 同 乡 会

非 常 敬 重 这 位 老 乡 的 学 问 ， 决 定 举

行 宴 会 招 待 他 。 席 中 有 人 请 吴 宓 讲

讲做人的道理，吴宓说：“我想就是

‘不苟’二字。”

“不苟”，就是为人处事认真、诚

信，一切以客观的是非为是非，不苟

且，不敷衍。它既是吴宓对在乐山做

生意的老乡们的希望，也是他一生的

座右铭。

吴宓一生都在大学里度过，他的

第一身份是老师。从上课的生动形象

和号召力来讲，他确实赶不上胡适、

钱玄同等人，但他教课的认真态度却

是一般老师无法比的。早年的学生温

源宁说他“讲起课来就像罗马舰船上

的划桨奴隶在做工”，讲课涉及的引

文，别人都是照着参考书朗读，或抄

在黑板上，而他总是背诵出来；讲解

什么问题，他会像军训教官一样，有

条不紊。虽然有些枯燥，但不会言不

及义。他上课很有个人见解，也有可

能说得不对，但不会言之无物。他不

绕着问题走，而是直截了当把脚踩到

问题上去。

吴宓也曾当过领导。他做官跟教

书一样踏踏实实。1925 年初，吴宓应

母 校 清 华 学 校 之 召 主 持 筹 备 研 究 院

（通称国学研究院），任研究院筹备处

主任。一上任，吴宓就全心全意投入

到 工 作 中 。 当 年 6 月 ， 他 请 来 王 国

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任研究

院四大导师，其中陈寅恪是吴宓向曹

云祥校长力荐而聘的。他写了 《研究

院 缘 起》， 主 持 拟 定 了 《研 究 院 章

程》，明确研究院的宗旨，并对其组

织、科目、教员、学员及研究方法等

做出细致规定。清华国学研究院为国

家培养了一批杰出人才。1926 年吴宓

又受命代理清华西洋文学系主任，他

立足本国现状，参考美国哈佛大学比

较文学系的有关做法，制定出完整的

课程设置计划和培养方案，为后来全

国 外 语 院 系 的 设 立 提 供 了 宝 贵 的

经验。

当初，吴宓从清华学校毕业后，

曾赴弗吉尼亚大学、哈佛大学留学，

回国后就在国内教书。十几年后，又

曾游学西欧，脑子里有很强的规则意

识。某年，吴宓买了三等火车票去宝

鸡访友，车厢里一片乌烟瘴气，而且

没有座位，他只能挤在过道上。其在

铁路做事的妹夫王峻生为其送行，看

到这种情况，立即将他带到二等车厢

的空位上坐下。途中查票，检票员说

“三等票不能坐二等车厢”，王峻生出

示证件，对方立即认可。但吴宓再也

不肯坐进去，一定要返回三等车厢。

吴宓说：困难之时，更要守法，守住

自己的清白。

作为情感正常的人，吴宓也有脾

气，遭受别人的伤害时也有不满，但

他 始 终 坚 持 一 点 ： 就 事 论 事 ， 不 迁

怒，更不扩大分歧，能包容的尽可能

包 容 。 当 年 ， 钱 钟 书 从 清 华 大 学 毕

业，被破格录取攻读西洋文学硕士学

位，但钱钟书并不领情，说了一句非

常得罪人的话：“整个清华，叶公超

太懒，陈福田太俗，吴宓太笨，没有

一 个 教 授 有 资 格 充 当 钱 某 人 的 导

师。”此话传到教授们的耳朵里，其

他人都很愤怒，唯独吴宓没当回事，

他说：“这只是文人骨子里一种高尚

的傲慢，这没啥！”有段时间，吴宓

苦恋毛彦文，钱钟书在为温源宁写的

《不够知己》 的书评中调侃了吴宓与

毛 彦 文 ， 称 恩 师 的 “ 梦 中 情 人 ” 为

“Superannuated coquette”（ 徐 娘 半

老，风韵犹存——卖弄风情的大龄女

人）。吴宓极其不快，将这件事写进

了日记。然而，钱钟书到西南联大任

教后，他又原谅了弟子，与他一起喝

酒聊天、游山玩水，还从学生手中借

钱钟书课的笔记看，读后在日记中大

加称赞，并为钱钟书离开西南联大转

赴国立师范任教深深惋惜。

吴宓的“不苟”，首先来自于对

精神生命的在乎。有人说：人的一生

会死三次，第一次是你的心脏停止跳

动，从生物的角度来说，你死了；第

二次是在葬礼上，认识你的人都来祭

奠，那么在社会上，你被清场了；第

三次是在最后一个记得你的人死后，

那 你 就 真 的 死 了 。 一 个 人 能 够 做 到

“不苟”，将该做的事做到极致，我们

的精神生命就会显出活力，第三次死

亡就可能推迟，甚至完全避免。

人是一种社会动物，我们的前前

后后都是别人，光对自己负责是不够

的，还得对社会负责。吴宓先生明白

这个道理。在他看来，一个人为人处

事坚持“不苟”，认认真真对待每一

件事，客观公正地对待每一个人，在

乎他人的感受，看重社会的评价，我

们才会有敬畏之心，才会在关键时刻

体现出自己的潜力与情怀，也才能真

正有益世道人心。

人永远是在自己的行为中一步一

步走向生命的高处的。

□ 陈家兴

在用人的问题上，常常面对两大

难题：一是，看中一个人很有才能

时，却发现有这缺点那不足，那么到

底用不用？二是，把人才千辛万苦引

进来了，但他却想走，怎么办？

不妨来看看古人是怎么解决这个

问题的。

选用人才：不因小过而
弃大用

古代有能为的君主用人，似乎都

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不拘一格，不因

小过而弃大用。的确，要想开创大

业，成就卓越，在用人上就要有超越

一般人的眼界、魄力、气度。如果因

循守旧，盯着小过不放，想寻求完美

的人才，自古又哪有这样的贤才呢？

毕竟人无完人，德上达圣境、才上臻

化境，这样的大才高贤，恐怕都只存

在于传说中。

汉武帝用卫青，就是不拘一格的

范例。当时，卫青出身奴仆，从奴仆

中擢拔人才，在古代还是很需要一番

胆识的，常会面临乱了法度、成何体

统之类的世俗诘问。当时武帝用卫

青，世人也是议论纷纷。但卫青“善

骑射，材力绝人，遇士大夫以礼，与

士卒有恩，众乐为用，有将帅材，故

每出辄有功”，直到卫青屡立战功，人

们才从心底佩服武帝知人善用，即所

谓“天下由此服上之知人”。

晋武帝用马隆，同样也见胆识。

当时，鲜卑族首领树机能攻陷凉州，

甚为嚣张。军情危急之际，司马督马

隆毛遂自荐，承诺只以三千勇士就可

干掉树机能。在平时，根本就没有这

么个六品官说话的份儿。而且公卿们

都认为他的话太托大，根本是在吹

牛，一个几任大将都搞不定的对手，

凭你一小将之能、三千将士的微末之

力，就能灭了？

但是晋武帝就敢大胆起用马隆，

任他挑选勇士与兵器，供他 3 年的军

用物资，就派他出发。马隆这一走，

大半年杳无音讯，大家都说他死了。

直到后来马隆的使者连夜赶到，汇报

了前线的大捷。晋武帝非常开心，第

二天在朝堂上对群臣说：如果听从你

们的建议，就会失去秦、凉之地。然

后赐给马隆符节，授给他官爵。到 12

月的时候，马隆大战而击杀树机能，

平定凉州。

唐太宗用马周，更是千古佳话。

当时，唐太宗让文武百官都要畅言得

失，有位中郎将常何只是一介武夫，

不知道说点什么好，估计是急得一头

汗。正好这时马周游历长安，正住在

他家，便代他上呈建议二十多条，解

了他的燃眉之急。太宗一看这些建

议很有见地，便大为惊奇，心想这哪

里是常何所能提出的？

唐太宗便问常何怎么回事，常何

老实回答说：这是我的客人马周代我

起草的。太宗一听，立即就召见马

周。等见到马周，太宗和他有一番深

谈，非常高兴，便让他暂且在门下省

做事，不久又任命为监察御史，奉使

出巡很合旨意。后来马周官至宰相。

当时，因常何而发现了马周这个人

才，太宗还赐给他三百匹绢帛，认为

常何知人善任。

用人不仅要善于不拘一格，打破

常规，破除陈规陋矩，更要善于用人

所长，不求全责备。历史上，不因小

过而弃大用的用人案例相当多。

作为春秋五霸之首的齐桓公，在

用人上胸襟开阔，气度不凡。当时，

在讨伐宋国的途中，遇见了正在放牛

的宁戚。但宁戚有意讥刺时政、直言

犯上，气得桓公还想斩了他。不过贤

臣隰朋一劝，便立改怒容而变得平心

静气。及至宁戚拿出管仲的荐用之

书，桓公更是大悦，当即决定要用宁

戚。这时有臣子说，卫国离齐国不

远，派人去打听一下他的口碑如何？

果真为贤才，再用也不晚啊。

桓公说：“不然。问之，患其有

小恶。以人之小恶，亡人之大美，此

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已。”这话

道出了桓公在用人上的谋略，他认为

因小过而弃大用，是得不到大才的根

本原因。所以，他连打听都不打听，

只要是大才，就用了，根本不在乎有

没有小恶。正是这样的用人谋略，吸

引了管仲、宁戚等一批大才辅佐，成

其“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春秋

霸业。

当然，历史上也还有不少君主，

是把眼睛只盯着人才的细过小恶看

的。当时，子思向卫国国君推荐苟

变，说他的才能足以统率五百辆战车

的军队。卫侯说：我也知道他是个将

才，然而苟变做官吏的时候，有次征

税吃了百姓两个鸡蛋，所以我不用

他。用圣人的标准来要求人才，正

是 齐 桓 公 说 的 “ 失 天 下 之 士 ” 的

原因。

子思就对卫侯说了一番发人深思

的话。他说，有雄才大略的君主用

人，和木匠用木头的道理是一样的，

取其所长，弃其所短。一根合抱的木

材，有数尺腐朽了，良工是不会把整

根木头弃用的。现在处于战国争雄的

时代，都在选拔得力干将，你却因为

两个鸡蛋就弃用了破城拔寨的大将，

真不是个好主意，这事千万别让邻国

知道了，知道了就麻烦了。还好这一

次卫侯听了他的话。

留住人才：用雅量与事
业留人

把人才揽来了，怎么留住人才，

又是个问题。

留住人才，首先就要有容才的雅

量。在一定程度上，人才往往都会有

这样那样的缺点或毛病，有的恃才放

旷，有的脾气暴躁，有的尖酸刻薄，

有的不善逢迎反而常出言不逊。作为

领导干部，如果不能包容人才的如许

特性，就很难笼络凝聚人才。

历史上，晋襄公的肚量，就很不

一般。当时，秦国趁晋文公新丧，晋

襄公刚即位，便想潜师袭郑，但被郑

国警觉，只好作罢，却顺手牵羊，灭

了晋国边上的小城滑邑。晋襄公大

怒，在崤山设伏灭了秦军，俘了孟明

视等三将。但他的母亲文嬴是秦穆公

的女儿，便为三人求情，襄公只好答

应放归。

晋国名将先轸听说这件事，便立

即怒气冲冲入见。唾襄公之面说，将

士们千辛万苦抓住三人，怎么能听妇

人的只言片语就放了？放虎归山，将

来后悔就晚了。所谓唾面，就是朝人家

脸吐唾沫之类的。襄公对唾面之事没

感觉，却立时醒悟过来，拭面而谢，

立即派人去追，不过没有追上。人们

常以唾面自干，形容容忍功夫了得。

襄公拭面而谢，其肚量可谓更胜一筹。

魏文侯的儿子魏击出行，遇到国

师田子方，连忙下车伏拜行礼。田子

方却不回礼，显然有点傲慢无礼，魏

击就生气了，质问对方：“富贵者骄人

乎？贫贱者骄人乎？”田子方说，当然

是我们贫贱者傲骄了，你们富贵者哪

里敢呢？“国君而骄人则失其国，大夫

而骄人则失其家”。我们贫贱者如果感

觉自己言不用、行不合，穿起鞋抬起

脚就走了。大有“你若不留爷，自有

留爷人”的傲气。魏击一听，吓得再

三作揖感谢指教。

西晋时期的皇甫陶更憨直，和晋

武帝议事，说着说着就争论起来了，但

是晋武帝不以为意。散骑常侍郑徽就想

大做文章，请求给皇甫陶判罪。晋武帝

说：“忠谠之言，唯患不闻，徽越职妄

奏，岂朕之意。”直接把郑徽给免职

了。给下属创造宽松容人的环境，尽最

大努力包容人才的个性乃至缺点、不

足，才能把人才都聚拢在身边。

当然，光尊重人才、包容人才是

远远不够的。袁绍对人才也很礼遇，

但结果一些大才都离他而去，原因就

在于他不会用人。才不得其用，不能

充分施展才干，缺乏平台和空间，人

才就只好另寻他路了。

比如荀彧，当初在投奔韩馥时，

袁绍已经夺取了韩馥的地盘，他对待

荀彧，用的是上宾之礼。但荀彧却看

不上袁绍，认为他“终不能定大业”，

“闻曹操有雄略，乃去绍从操”。而曹

操和荀彧面谈后，高兴地说“吾子房

也”！并任命他为奋武司马。

最初，郭嘉见的也是袁绍，而袁

绍对他也十分礼敬。但观察一段之

后，在郭嘉眼里，袁绍为庸主。郭嘉

不仅自己想走，还对袁绍的谋臣辛

评、郭图说：“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

士，而不知用人之机，多端寡要，好

谋无决，欲与共济天下大难，定霸王

之业，难矣。”曹操见了郭嘉，与他谈

论天下大事，大喜道：“使孤成大业

者，必此人也！”在三国之中，曹操实

力最强，与一大批贤才辅佐不无干系。

楚汉争霸时，项羽麾下也还是有

不少人才的。可惜他不识才，更未能

给人才以平台。比如陈平、韩信，原

先投奔的都是项羽，最后都改投刘邦

而建立了不世奇功。陈平在投奔刘邦

后不久，便遭遇流言攻击，连刘邦的

重臣绛侯、灌婴等都对刘邦说他的坏

话，说他和嫂嫂通奸，又收受贿赂。

刘邦先是把陈平的引荐者魏无知叫来

责备一番，又把陈平叫来责问。

陈平说：“项王不能信人，其所任

爱，非诸项即妻之昆弟，虽有奇士不

能用，平乃去楚。闻汉王之能用人，

故归大王。臣裸身来，不受金无以为

资。诚臣计画有可采者，愿大王用

之；使无可用者，金具在，请封输

官，得请骸骨。”意思是项羽任人唯

亲，刘邦任人唯贤，如果自己的计谋

不可用，请刘邦把自己收受的钱财没

收归公，请求辞职还乡。刘邦一听，

赶紧赔礼道歉，还厚厚赏赐并拜为护

军都尉，最终陈平成为刘邦的得力谋

臣。司马迁在 《史记》 中说陈平“常

出奇计，救纷纠之难，振国家之患”。

怎样留住人才，这个问题更为关

键，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人才终究是

留不住的。而用雅量与事业留人，给

人才提供大展宏图的机会和平台，才

是留住人才的上策。

宁戚与齐桓公对谈

说起南宋理学家朱熹，几乎

无人不知，但说到另一位理学家

蔡 元 定 ， 熟 悉 的 人 恐 怕 就 不 多

了。然而，蔡元定却是朱熹最佩

服的人之一。当初，蔡元定问学

于朱熹，对谈数语，朱熹立即惊

呼：“此吾老友也，不当在弟子

列！”佩服之情，溢于言表。

蔡 元 定 少 年 聪 颖 ， 八 岁 能

诗，日记千言，过目不忘，堪称

神 童 。 他 从 小 接 受 儒 家 经 典 教

育，及长，结庐家乡建阳县 （今

福建南平） 西山绝顶，以蔬果野

菜为食，忍饥挨饿，埋头苦学，

著有 《原辩》《律吕新书》《八阵

图 说》《皇 极 经 世》 等 书 多 部 ，

终成一代理学大师。

这 位 被 朱 熹 初 次 见 面 就 惊

呼为“老友”的人，不仅著作等

身，学问深厚，而且在南宋那些

学富五车的大师级人物之中，他

是最特立独行的一个。为什么？

他好学问，却不好做官。

蔡 元 定 与 朱 熹 ， 一 个 结 草

庐于建阳西山，一个建精舍于建

阳考亭，近在咫尺，常常对榻讲

论诸经奥义，每至午夜时分。他

们广博而深厚的学问，吸引着各

地的学子云集，蔡元定也随之声

名远播。当时的太常少卿尤袤、

秘书少监杨万里，在了解到蔡元

定 的 学 问 后 ， 联 名 将 他 推 荐 于

朝，朝廷随即下诏召他做官，蔡

元定却称病坚辞。而且，为了躲

避外界的骚扰，表达不为世俗利

禄所诱惑的决心，他正式筑室于

西 山 ， 作 为 读 书 和 隐 居 的 终 身

之计。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朱

熹晚年，卷入了外戚韩侂胄和宗

室赵汝愚的政治斗争，韩侂胄得

势后，为打击政敌，开启了“庆

元党禁”，朱熹被斥为“伪学魁

首”，遭到罢官去职的处罚。朱

熹门生学友，牵连甚广，一介布

衣的蔡元定也难逃厄运，因他常

在 朱 熹 左 右 ， 终 于 于 庆 元 三 年

（1197），“有幸”获得朝廷定性

的一个“羽翼之罪”，平民之身

的他，被流放到南蛮之地的道州

（今湖南道县） 编管。

蔡元定不仅是个特立独行的

学 者 ， 更 是 一 个 坦 荡 率 性 的 诗

人 。 当 时 ， 朝 廷 下 发 了 判 决 文

书，州官县吏闻风而动，追捕甚

急。而蔡元定呢？“不辞家即就

道 ”， 竟 然 连 家 人 都 不 打 声 招

呼，就赶往三千里外的道州。朱

熹 得 知 后 ， 率 数 百 门 徒 为 他 饯

行。那些平日里因学问交流而建

立了深厚师生情谊的学子们，见

蔡元定受到如此不公正的待遇，

愤 慨 者 、 叹 息 者 甚 至 悲 泣 者 不

少，蔡元定却泰然自若，“不异

平时”，连朱熹都不禁感叹连连。

蔡元定看到弟子师友们一片

悲戚，当场赋诗一首道：“天道

固溟漠，世路尤险巇。吾生本自

浮，与物多瑕疵。此去知何事，

生死不可期。执手笑相别，无为

儿女悲。轻醇壮行色，扶摇动征

衣 。 断 不 负 所 学 ， 此 心 天 所

知 。” 他 不 但 自 己 无 怨 愤 之 悲 ，

反 而 安 慰 同 道 们 ：“ 执 手 笑 相

别，无为儿女悲”，其内心的坚

强和胸怀的坦荡可见一斑。尤其

一 句 “ 断 不 负 所 学 ， 此 心 天 所

知”，表现出了一代学人何等的

自信！让人感慨，令人动容。

吟 诗 完 毕 ， 蔡 元 定 慷 慨 上

路，年过花甲的他，辗转数月，

步行三千里赶赴道州，直走到双

脚 流 血 。 来 到 道 州 后 ， 气 候 不

适，身体多病，蔡元定身心俱受

摧残，但他依然继续读书，继续

著述，继续讲学。第二年秋，蔡

元定终因贫病交加，逝于道州，

终年 64 岁。

蔡元定在给自己的儿子们的

信 中 教 育 他 们 说 ：“ 独 行 不 愧

影，独寝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

遂懈。”而这，与其说是教育后

代的勉励之语，毋宁说是他自己

的写照，不怕嘲笑、不怕误解、

不怕屈辱、不怕打击，他自坦荡

磊落，且执著于学问追求，心无

旁骛，至死不渝。


